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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社会中 ,原始的“科技活动”隐含在生产劳动的母腹之中。先民在生产实践中依靠

社会组织发明了实用技术。那么 ,先民们是运用什么手段调整社会关系 ,维系社会组织的运行

呢 ? 禁忌是迄今人们知道的人类最早建立的行为规范 ,正如 E.卡西尔所指出的 :“禁忌体系尽

管有其一切明显的缺点 ,但却是人迄今所发现的唯一的社会约束和义务的体系。它是整个社

会秩序的基石。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忌来调节和管理的。统治者和臣民

的关系 ,政治生活 ,性生活 ,家庭生活 ,无不具有神圣的契约。”[ 1 ]在探索、改造自然过程中 ,禁

忌同样承担着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功能 ,并孕育着科技伦理的萌芽。

一　禁忌在先民探索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功能

1.禁忌具有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功能。在远古时期 ,初民对自然界的认识极其有限 ,初浅

的认识又极模糊。某种树上的果实可以食用抑或含有毒素 ? 某种自然现象对人来说是祸还是

福 ? 人的某种行为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 ? 初民对这一切了解甚少 ,于是 ,他们通过建立禁忌体

系调整自己的行为 ,以服从自然界的权威性。虽然许多禁忌没有科学的依据 ,甚至是错误的认

识 ,但它毕竟是初民理解自然界的方式 ,这一符号系统的建立 ,使初民有章可循 ,不致在与自然

界做斗争时无所适从 ,这就大大地减少了人们实践活动的社会成本。

禁忌还像一个“危险的符号”,它提醒人们在与自然界打交道过程中 ,要约束自己的行为 ,

谨慎对待植物、动物、山林、河流 ,以适应自身生存的需要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整人与

自然关系的作用。这一点可以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宗教文化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关系

得到佐证。云南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山区 ,山区中丰富的植物、动物资源为这些民族提供了宝

贵的生活资料 ,他们对山林产生了深厚的依赖感 ,赋予动植物、山林、溪水各种灵性 ,形成了神

秘的崇拜文化。其中包括对待动植物、山林、溪水的禁忌体系。例如 ,云南独龙族、纳西族、白

族和部分汉族特别崇拜燕子 ,这些民族把燕子当成传报气候变化和保护农作物不受虫鸟损害

的保护神 ,无论男女老少都不准伤害燕子。[ 2 ]云南藏族、普米族、纳西族、哈尼族、布依族、怒族

等民族通常把村寨中根深叶茂的古树奉为氏族神、村社神 ,而村寨附近茂密的树林 ,则是村社

神栖身之所 ,因此 ,他们禁止任何人触摸和砍伐村寨的山神树 ,禁止闲人进入山林嬉戏、砍伐 ,

或在古树旁、山林里大小便。泸沽湖是摩梭先民发端的地方 ,沿湖的摩梭人世代靠湖里丰茂的

水产资源为主要生活资料。他们把泸沽湖当成母神加以崇拜 ,并且认为江、湖、河、泉、井都有

神灵 ,他们禁止砍伐水源周围的草木、禁止在泉水附近大小便或野合 ,以免玷污水神 ,如果违反

了禁忌就会得腰酸、头痛、腹泻、化脓等疾病。[ 3 ]摩梭人还非常崇拜山神 ,笃信山神不仅司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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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谷物丰歉、牲畜兴旺 ,而且还能左右人口蕃衍和身材的美丑。因此 ,他们一直保持着崇山爱

山的传统 ,禁忌乱砍滥伐。[ 4 ]综合以上的事例 ,我们可以看出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

是这一地区原始宗教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土壤 ,反过来 ,包括禁忌体系在内的原始宗教文化 ,客

观上对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起了促进作用 ,使这里的自然环境能为这些民族世世代代的

蕃衍生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

2.禁忌具有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功能。禁忌借助于超自然的威力调整人与人的关系 ,以

便更有效地探索、改造自然。我国的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赫哲人等 ,有在狩猎期间禁忌接触妇

女的习俗。根据前苏联学者谢苗诺夫的研究 ,世界许多民族都存在这一习俗。他说 :在许多民

族中 ,“确曾存在过准备打猎和正式打猎时期严禁性关系的禁规 ⋯⋯凡存在这种狩猎性禁忌

的民族都深信 ,在整个这段时期内节制性关系是打猎成功的必要条件 ,违反了这种禁忌必然会

遭受挫折。”[ 5 ]这一禁忌对于维护初民的集体协作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原始社会 ,人类个

体无法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中生存 ,只有借助集体的力量才能保障生命的安全 ,度过食物匮乏的

难关 ,于是就形成了集体互助协作的劳动方式。在生产劳动中 ,两性的缠绵会影响到集体的生

产力 ,尤其是性关系引起的纠葛更是对集体的互助合作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随着狩猎生产的发展 ,人类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 ,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增多 ,氏族内部的

男女双方分别向外寻求与非血缘氏族的异性发生性关系。随着氏族之间两性关系逐渐公开化

和固定化 ,血缘集体生产期间的性禁忌也过渡到氏族内部成员之间的性禁忌。族外婚制度的

确立 (氏族内部的性禁忌是这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双重变革的意义 :一是它使原始人

智力和体力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而在与自然界交往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杂交的后代

健壮、有力、生命力强 ,后代的繁殖力也超过双亲。杂交的另一个后果是遗传基因的丰饶化 ,是

变异范围内的急剧增加和机体进化可塑性的异乎寻常的增长”[ 6 ]二是族外婚制度导致了许多

氏族借助性结合的亲缘 (非直接的血缘 )纽带组成了一个跨地域的部落集团 ,使人类社会关系

产生了的革命性的变革。新型的社会关系适应了人类与自然界交往的范围扩大的需要 ,促进

了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 ,推动了人类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

3.禁忌具有保护技术和规范技术使用的功能。在纷繁复杂的禁忌体系中 ,有些是关于生

产工具的禁忌 ,它们对于保护生产工具起了积极的作用。原始人类在与自然界长期斗争中 ,发

明了弓箭、耒耜等生产工具 ,他们非常珍惜这些生产工具 ,认为生产工具是有灵性的东西 ,对于

它们就不能有不“尊敬”的行为。他们往往把对于生产工具的不“尊敬”的行为与生产的歉收

乃至生产者的疾病联系起来 ,以禁忌的方式提醒人们要爱护生产工具。有关这方面的禁忌至

今还在我国汉族民间和少数民族保留着。例如 ,汉族民间忌乱放、乱插扁担 ,也不允许妇女跨

过扁担。如果有妇女这样做了 ,会遭到严厉的斥责。据说 ,使用妇女跨过的扁担挑东西 ,肩上

会长疮 ,而跨扁担的妇女也会生阴毒。维吾尔族人禁忌踩、踏农具、或向农具吐口水 ,忌讳烧农

具 ,据说烧木犁会生畸形的孩子 ;烧耙会生瘸腿的孩子 ;烧篮子会生缺手的孩子。这些禁忌实

际上是原始宗教中生产工具禁忌习俗的遗风。

对驯化动物的崇拜与禁忌也具有保护驯化动物 ,使之更好地为人类生产服务的作用。在

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 ,“在 15个狗的头骨中 ,完整的有 10个 ,破开的有 5个 ,但是不像有意

打开的 ,而是沿骨缝脱开的。其他动物的头骨基本上被击破。”[ 7 ]这表明河姆渡先民具有狗的

崇拜的习俗。我国古代神话中就有关于神灵教百姓用牛力代替人力耕田的传说。被奉为创制

农业的祖先神———炎帝 ,据说是牛首人身 [ 8 ] ,这些神话传说传递着最早的关于牛的崇拜的信

息。对驯养动物的崇拜必然派生出使用畜力方面的行为禁忌。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有严禁宰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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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牛的禁忌 ,至今 ,许多农村仍有不食牛肉的习俗。汉族民间一般人是不杀牛的 ,要杀病残的

牛 ,也大多请老单身汉去杀。牛的主人一般都要回避 ,其他旁观者要把手放在背后 ,以免被牛

责怪见死不救。维吾尔族人在翻地时 ,要用两只牛 ,只用一只牛被认为是可憎的。

禁忌还具有规范技术使用的作用。如前所述 ,任何一项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例如火的

发明与使用 ,火会烫伤人 ,一场大火将会把人们的财产烧得荡然无存。人们对火充满着神奇和

敬畏的意识 ,把火当成神灵来加以崇拜 ,通过火的使用方面的禁忌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些禁

忌实际上起到了规范火的使用的功能。云南独龙族的火塘禁忌是不可泼水在火塘上 ,只能用

石块和泥灰淹熄 ,不可将脚伸进火塘上 ,睡觉或出门时要把火塘内的木柴码齐 ,或放在火塘边

上 ,有余火的木柴不得乱撂放 ,更不得随意拨弄火塘内的石三脚等。我国黑龙江省的鄂伦春人

对火也有着一系列严格的禁忌 :不许随意向火堆泼水、扔脏物、吐痰 ,或用刀、棍等尖锐的东西

向火中乱捅 ,以免触怒和伤害火神。他们在深山生火做饭时 ,忌用烧蹦火星的木柴 (烧蹦火星

的木柴容易引起火灾 )。这些禁忌客观上有利于防止火灾 ,保护森林。

二　禁忌承担人在探索与改造自然中行为规范功能的原因

原始宗教是原始生态环境的产物 ,反过来 ,它又承担着维护原始生态环境的文化功能。原

始人对于自然界的高度依赖形成了对自然界无法割舍的情感。自然界一方面为原始人提供了

宝贵的生活资源 ,另一方面对于原始人来说它又是异己的力量 ,各种自然灾害无时不在威胁着

原始人的生命财产。相形于自然的伟大和恐怖 ,原始人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奈。于是 ,他们便

把自然界一切物质都幻想成是和人类一样是有灵魂的东西 ,幻想人类居住的世界里存在着超

自然的神灵 ,自然界的一切变化都是神灵威力的显现。人们通过献祭活动取悦神灵 ,并且约束

自己的行为以免触犯神灵 ,以便获得神灵的福佑和避免灾祸。对各种动植物及自然物的神灵

的依赖情感和敬畏意识必然表现为对神的献祭的崇拜行为 ,必然表现为对自身行为上的禁戒

规定。列维·布留尔认为 ,原始社会的制度和风俗本身 ,实际上只是集体表象的某种样式。[ 8 ]

透过原始宗教的神秘面纱 ,不难看出 ,禁忌是原始人基于对自然界的认识而建立起来的调整人

与自然界关系的规范体系。它一方面使人们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界面前 ,人小心翼翼的行动 ,避

免现实的或潜在的危险 ;另一方面使原始人在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时 ,不致毫无顾忌的行动 ,以

免招致各种神灵的惩罚 ,这在客观上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原始社会阶段 ,

分工极不发达 ,全体氏族成员共同劳动 ,形成了一个以血缘为纽带 ,团结互爱 ,联系紧密的集

体。宗教信仰是集体思维的产物 ,反过来又成为氏族成员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 ,因此 ,对于以宗教信仰为思想基础的行为规范具有很强的认同感。

处于童年阶段的原始人类往往无法完全区分主体与客体、自身与外在世界、精神与物质。

此时的科学是与宗教交织在一起的 ,技术与巫术的界限也不是泾渭分明的。中国有广为流传

的关于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神话 ,一些学者经过研究 ,认为炼五色石象征着先民在石器时代对

石头的加工。这表明在原始社会的一段时间内先民对巫术与技术的区别还不是十分清楚 ,他

们往往将实用技术的发明过程加以神化 ,并产生对实用技术的器物崇拜。列维 ·布留尔的

《原始思维 》已经涉及器物崇拜与器物的发明创造的关系。他在书中引用了观察家喀申

( Frank Cushing)发现的事实。喀申曾生活在原始部落中 ,经过他的观察发现 ,原始人以为自然

界的生物都具有符合于它们的形状的功能 ,因此 ,这些部落的人们总是通过模仿生物的形状制

造物品 ,而且 ,他们的模仿能力表现出惊人的灵巧 ,物品细节的仿制与原来的毫厘不差 ,因为他

们相信物品的神秘属性是与它们的形状相联系的 ,物品的形状不但赋予物品“能力”,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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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这些能力的性质和大小。[ 9 ]据我国学者考证 ,古代用耒为双人偶耕 ,与薏苡籽出双仁相

同 ,薏苡为夏朝的图腾物 ,而木耒又是薏苡崇拜的具体形式。[ 10 ]如果这一考证确凿 ,那么耒的

发明可能与图腾崇拜有关。不仅原始宗教渗透到技术发明与创造过程中 ,而且还渗透到技术

的使用中。原始人学会了播种谷物和蔬菜 ,但是他们不认为种子的发芽、成长和结果完全是一

个自然的过程。原始人认为种子中隐藏着神灵 ,如果不对神灵献祭 ,不对种子施加巫术 ,将会

导致颗粒无收。人们发明了各种生产工具 ,提高了改造自然的能力 ,但在“万物有灵论”的观

念的支配下 ,生产工具似乎也成为有灵魂的东西 ,于是 ,便产生了对生产工具的崇拜。据传为

夏朝历书的《夏小正》中提到“初岁祭耒”,这是关于生产技术的器物崇拜较早的记载。原始人

对生产工具顶礼膜拜 ,通过行为的忌讳表现出对生产工具的爱护、敬重的态度。人们使用生产

工具的效率既与工具操作方法是否得当有关 ,又与生产工具的崇拜有关 ,对于生产工具的不尊

敬的态度和不当的行为 ,不仅会影响生产的收获 ,甚至会影响生产者本人的健康。

原始人学会了人工取火。火对原始人类的进化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但火会将人烫伤 ,一场大火将会把人们的住所和隐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的森林烧为灰烬。

因而原始初民产生了火神崇拜。中国的古代神话中有火神祝融的形象 ,古希腊更有普罗米修

斯违反宙斯的法规 ,盗窃天火给人类 ,而被缚在奥林匹斯山上 ,遭受神鹰的狂喙的神话。我国一

些保留原始宗教文化的民族也普遍存在火神崇拜。这些民族把火当成是光明和兴旺的象征 ,他

们举行隆重的祭祀火神的仪式 ,祈求生产丰收、驱灾去病、人畜两旺 ,同时 ,他们又把火灾看成是

火鬼或邪魔的作祟 ,通过各种宗教手段包括火的使用方面的禁忌 ,规避火鬼或邪魔将灾祸降临在

他们头上。这些祭祀火神的礼仪和对待火方面的戒律客观上起到了规范火的使用的作用。

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原始人获得科学知识和发明实用技术的社会机制 ,而禁忌等原始

宗教行为规范则是保障社会组织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如前所述 ,生产活动中禁止发生两性

关系的禁忌 ,有利于维护原始社会生产劳动中集体协作的关系 ,保持与大自然斗争中的战斗

力。再到后来 ,图腾内男女不婚的禁忌 ,确保部落及部落联盟的形成与发展。原始宗教的禁

忌、习惯是维护氏族、部落内部成员之间的团结的制度保障。禁忌对社会组织运行的保障作用

最终都根源于原始社会的经济基础。禁忌是原始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它的产生、存在和发

展是由原始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反过来 ,它又承担着维护和巩固原始社会的经济基础 ,调

整人与人关系 ,进而推动原始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功能。

三　从人在探索与改造自然中的原始宗教行为

规范向科技伦理转化的趋势
在探索、改造自然过程中 ,原始宗教禁忌具有规范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功能。但在原

始社会 ,科技伦理仍未产生 ,只是以胚胎的方式存在于原始宗教文化中。原始宗教禁忌虽然是

迄今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行为规范 ,但它不是建立在善恶关系评价的基础上 ,它只是告诉人们

“不能做什么”,不包含积极的理想 ,对人的行为没有指导意义。原始宗教禁忌与道德一样都

是靠内心的强制力来维持的。但是 ,支配禁忌的内心强制力主要是人们内心世界的敬畏意识

和神秘的恐惧感。这种敬畏意识和恐惧感是非理性的社会意识。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人的

思维是原逻辑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主要受互渗律支配 ,它不关心矛盾律 ,也无须避免矛盾。

“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 ,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

自身 ,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

被感觉的 ,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性质和作用。”[ 11 ]原始社会的禁忌作为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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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行为规范是与它们的传统性分不开的。然而传统性又是与保守性相联系的。禁忌相当一

部分内容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但是作为一种传统的势力 ,却影响人类几千年、几万年 ,甚至更长的

时间。这不能不对人类探讨自然界的奥秘 ,提高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的能力起了阻碍作用。道

德与禁忌不同 ,支配道德行为规范的内心的强制力是人的良心 ,有时它也靠神秘的精神力量发挥

作用 ,但实质上是一种对集真、善、美为一身的神灵的敬畏意识的折射。道德规范是建立在对行

为的后果理性分析的基础上 ,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会受到良心或社会舆论的谴责。道德规范与

善恶评价相联系 ,能够指导人们“应做什么”、“怎么做”,具有激发人们积极向上的作用。

禁忌尽管与道德存在着质的区别 ,但它是初民公共意志的反映 ,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客观必

然性。随着人类逻辑思维能力的不断提高 ,人类的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加深 ,人类越来越能用

理性的眼光看待客观世界 ;同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 ,禁忌作为调整人与

人关系的行为规范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于是 ,原始宗教禁忌发生了分化 ,一部分

禁忌演变为包括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在内的、形式更加多样化的行为规范体系 ;另一部分禁忌

则作为习俗仍在民间文化传统中保留下来。与此相联系 ,一部分人与自然斗争的行为规范的

原始宗教禁忌也向科技道德转化。例如 ,原始宗教关于动植物、山林、水流、土地等方面的禁忌

到了先秦时期 ,发展成为更加完备的具有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性质的礼制。《吕氏春秋》和

《礼记·月令》系统地介绍了人们获取生态资源方面的禁戒性的礼制。《礼记·月令》载 :孟春

之月 ,“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

仲春之月 ,“毋竭川泽 ,毋漉陂池 ,毋焚山林。”季春之月 ,“命野虞无伐桑柘。”孟夏之月 ,“继长

增高 ,毋有坏。毋起土功 ,毋发大众 ,毋伐大树。”季夏之月 ,“树木方盛 ,乃命虞人入山行木 ,毋

有斩伐。不可以兴土功⋯⋯”这一时期国家有关获取自然资源的禁戒性礼制表现出两个显著

特征 :首先 ,这些礼制是建立在人们对生物的成长与自然环境关系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的基础

上。《礼记·月令》详细记载了十二个月中 ,每个月的太阳、恒星的位置及物候情况 ,在一些月

份中还记载了气象的变化。有关人们获取自然资源的禁令主要集中在春、夏季节 ,这两个季节

正是植物生长和动物繁殖的季节。这说明当时人们对天象、气象、物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有

了相当程度地了解 ,对生物的发育、成长随气候的更替而发生变化的规律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认

识 ;其次 ,这些礼制往往是以道德精神为基础的。曾子说 :“树木以时伐罚焉 ,禽兽以时杀焉。

夫子曰 :‘断一树 ,杀一兽 ,不以其时 ,非孝也。’”这里 ,已经把保护生态环境的规范提高到孝道

伦理的高度来认识。荀子说 :“杀大蚤 ,⋯⋯非礼也。”[ 12 ]通常“礼”是明辨等级秩序的道德

规范 ,但是在这里荀子也把不依“时”斩杀动物的行为看成是非礼的行为。这样“礼”不仅仅

成为调整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 ,而且也成为调节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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